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
刘跃进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种非传统安全观，但它不是那种只关心非传统安全问题而忽略传统安全问题的低级非传统安全观，而是一种统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为此，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和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强调，而且要关注总体国家安全观如何用非传统安全思维方式分析解决传统安全问题。在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并未消失,有些方面还比较突出的当今中国，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以及如何运用非传统的总体安全观分析解决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
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非传统安全问题没有错，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种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也很正确，但是如果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认识停留在这个层次上，那么就难以全面、深刻地认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质，因为这种认识忽略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包含的另一方面内容，即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没有看到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关注和强调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同时，还对各种传统安全问题进行了非传统性思考，形成了一种对传统安全问题的非传统性认识。恰恰是因为后一点，总体国家安全观才不是普通的非传统安全观，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在不久前发表的《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一文中，我们虽然指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非传统性，论证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什么是一种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同时还比较详细地讨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包含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但根据文章主题需要，并没有讨论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包括的传统安全问题。
那么，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不是包括了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以及都包括了一些什么样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本文首先要对此作些补充论述。
认真阅读和分析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论述，任何人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其中虽然强调和涉及了大量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但同时也涉及并强调了大量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而且如果仅从数量上看，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还要多些。
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发表后，有媒体很快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了“十一个安全”
，此后多数媒体和研究人员也认定总体国家安全观只讲到“十一个安全”，即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
与此不同，我们一读完习近平讲话，就认定其中讲到的不止“十一个安全”，而是“十二个安全”。
此后，在本人发表的文章中，更明确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涉及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是十二个，而不只是十一个。这是因为，虽然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一句中，习近平总书记直接讲到的只有“十一个安全”，但是在这句话之前讲“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时，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一句中，还有一个“十一个安全”中没有包括的“人民安全”；在这句话之后讲到“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时，又出现了“国民安全”这样一个新表述。由此来看，“人民安全”或“国民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另一个国家安全构成要素，而且从学理上讲，用“国民安全”的表述概括这一要素比“人民安全”更为合理。这是因为，“国民安全”这一概念更具有普遍性、概括性、科学性，可以作为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的标准概念，而“人民安全”则是“国民安全”的一种特殊情况，可以作为一种特例来处理。事实上，“人民安全”中的“人民”概念，是中国共产党传统上的一个特殊表述，其含义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不断变化，不具有稳定性，而且相对于整个人类历史来说，相对于国际上的安全研究来说，“人民安全”也是一种特殊提法，是特例。从历史的维度看，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存在着差别，“人民安全”无法概括几千年古代国家中的人的安全问题，而“国民安全”则可以概括古今中外所有国家中的人的安全问题。正因如此，从学术研究角度概括国家安全构成要素时，用“国民安全”这一概念就更合乎逻辑要求，更具学理性，更为科学。当然，由于“人民安全”的表述更好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政治色彩也更为浓厚，因而在政治文件中也可根据不同需要来具体使用。
这样一来，加上“国民安全”后，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就变成了十二个，即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由于习近平总书记是在讲到“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时提到前述“十一个安全”的，“国民安全”本身也存在着一个究竟是传统安全要素还是非传统安全要素的问题，因而可以肯定，这十二个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中，既有传统安全要素，也有非传统安全要素。现在的问题是，其中哪些是传统安全要素，哪些是非传统安全要素呢？传统安全要素和非传统安全要素所占比例如何呢？
毫无疑问，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都是传统安全要素；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则是非传统安全要素。
但是，对于国民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资源安全这六个要素来说，它们究竟是传统安全要素，还是非安全传统要素，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而且问题本身也确实比较模糊，难以判断。当有人说国民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等是非传统安全要素时，有人会说这些要素在历史上早已存在，因而是传统安全要素；而当有人说这些要素是传统安全要素时，有人又会说这些要素只有在今天非传统安全观中才受到重视，因而是非传统安全要素。同样，当有人说文化安全、科技安全是非传统安全要素时，有人会说这些要素在古代或者在近代就有萌芽，因而是传统安全要素；而当有人说它们是传统安全要素时，也会有人说这些要素只有在今天的非传统安全观中才受到重视，因而是非传统安全要素。对此,只有严格区别两对相关度很高但本质上又不相同的概念，才能把问题讲清楚，其中一对概念是“传统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安全要素”，另一对概念是“传统安全观重视的要素”与“非传统安全观重视的要素”。严格区别这两对概念后，就可以清楚看到，国民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等，虽然是传统安全观没能给予高度关注而只有非传统安全观才特别强调的要素，因而属于非传统安全观重视的要素，但它们本身则由于在历史上早存在并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因而是传统安全要素。与此不同，文化安全问题虽然在古代已有萌芽，科技安全问题在近代就已显露出来，但它们的作用是在当代才逐渐显露出来的，因而大致上可归为非传统安全要素。
如此看来，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十二个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中，传统安全要素有7个，即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非传统安全要素有5个，即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从数量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国家安全十二个构成要素中，传统国家安全要素所占比例高于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
当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传统安全问题，并非只存在于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上，同时还存在于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上，存在于国家安全保障问题中。例如，习近平讲到的“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传统安全智慧，是对保障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的传统安全观念。再如，强调“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无疑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传统做法。还有，在强调“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时，其中既包括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文化安全为保障”、“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等非传统的安全保障思路，同时也包含了“以政治安全为根本 ”“以军事安全为保障”等传统的安全保障思路。如此等等说明，总体国家安全观虽然在观念和思维方式上是非传统的，但其论及和强调的问题则包括了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正因如此，总体国家安全才不同于一般的非传统安全观，成为一种兼顾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问题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二、当前中国国家安全领域比较突出的传统安全问题
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强调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同时，之所以还强调传统安全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当前中国不仅存在着各种纷繁复杂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而且依旧存在着一系列比较突出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在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并没有消失，而是与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同时存在，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对此，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多年前就有明确认识，并从“安全威胁”的角度提出并多次强调了“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问题。



近年来，我们“中国国家安全年度十大事件调研项目组”曾通过问卷调查和网络调查等形式，就当年中国国家安全大事进行了比较科学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当前中国同时并存。我们通过调查统计在2013年初发布的2012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依次是：（1）日本政府“购岛”引发中日钓鱼岛危机，（2）中菲黄岩岛对峙，（3）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服役，（4）薄熙来事件，（5）王立军叛逃外国驻华领馆，（6）中共十八大召开，最高领导层顺利交接，（7）新疆和田劫机事件，（8）三沙市成立，（9）“黄金大米”事件，（10）韩国海警杀死中国渔民。在这十大事件中，除新疆和田劫机事件、“黄金大米”事件是非传统的国家安全事件外，其他8大事件基本上都是传统的国家安全事件。我们2014年初发布的2013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依次是：（1）全国性持续雾霾，（2）钓鱼岛争端继续升级，（3）中央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4）斯诺登曝料美国监听中国，（5）金水桥恐怖袭击事件，（6）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7）腐败高官纷纷落马，（8）新疆屡现恐怖袭击，（9）粮食转基因安全争论，（10）网络谣言治理。虽然这其中多数为非传统的国家安全事件，但也有少量传统国家安全事件，如钓鱼岛争端继续升级、中央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腐败高官纷纷落马等三件大事。把2012年十大事件与2013年十大事件综合考虑，可以说传统安全事件与非传统安全事件在数量上基本是旗鼓相当。
进一步深入分析两年中的20件国家安全大事，特别是2012年的国家安全大事，我们还发现，当前中国存在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对外的海洋国土安全问题，一类是国内的政治安全问题。
2012年十大事件中，位居前三的日本政府“购岛”引发中日钓鱼岛危机、中菲黄岩岛对峙、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服役这三件大事，都是事关我国海洋国土安全的传统国家安全事件；后面位居第八的三沙市设立，也是事关海洋国土安全的传统安全事件。2013年时，位居第二的“钓鱼岛争端继续升级”,无疑属于海洋国土安全这样的传统国家安全事件。由此可见，以钓鱼岛争端和中国南海岛礁争执为主的海洋国土安全问题，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也是整个中国对外安全问题中最突出的问题。由此 我们曾经指出，“长期以来，中国被描绘为一个大陆国家，国土面积被不自觉地缩小为960万平方公里，多达300多万平方公里海洋领土被弃之脑后。然而事实上，中国不仅是一个大陆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在‘韬光养晦’‘搁置争议’等良好愿望和互惠战略被他国逼进死角的时候，中国政府必将把重点放到‘有所作为’上，必须在‘有所作为’方面做更多更大的文章。”“维护国家海洋国土的安全，当前已经成为维护我国领土安全的首要任务。为此，中国需要有与自己的海岸线、海洋领土、海洋利益相匹配的海空军事力量。”
这也就是说，为了维护国家海洋国土安全，我们不能一味妥协退让，而必须做军事斗争的准备。传统的军事斗争，虽然已不再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唯一手段，但却依然是维护国家安全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总体国家安全观虽然是一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但绝不是只讲合作共赢等非传统手段而不讲军事斗争等传统手段的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而是既讲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共享、共赢等非传统安全措施，又讲斗争、战备、强军等传统安全手段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然，在发展军事实力、不放弃军事斗争准备的同时，中国更需要继续通过各种非军事的非传统手段来应对日益复杂的海洋国土安全形势，有效维护自己的海洋国土安全和各方面海洋利益，包括海洋领土之外的海洋利益和海外利益。
在比较突出的对外海洋国土安全问题之外，两年统计得出的国家安全大事中，国内政治安全问题也比较突出。2012年的王立军叛逃外国驻华领馆事件和薄熙来事件，是国家政治安全方面的重大负面事件，而中共十八大召开，最高领导层顺利交接，则是国家政治安全方面的重大正面事件。党代会召开和最高领导层换届，虽然也非常重要，虽然在特殊年代显得更为重要，但由于其本质上是“常态”事件，因而被多数问卷填在了王薄事件之后。与此相似，2013年的中央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腐败高官纷纷落马两件大事，也是一正一负，但作为正面事件的“中央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得票数在负面事件“腐败高官纷纷落马”之前。这或许也是因为，“中央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一件几十年不遇的“非常态”事件，而“腐败高官纷纷落马”在2013年已经成为见怪不怪的“常态”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中共十八大的召开，特别是中央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都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具有十分密切的正相关，它们既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前期准备，同时事实上也成为早已萌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现实体现。通过深入研究中国官方国家安全观的历史演进，我们发现在十八大报告中就已经出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萌芽，甚至出现了一种“事实性总体国家安全观”，虽然它还不是“概念性总体国家安全观”。
但是，无论较早就出现的“事实性总体国家安全观”，还是2014年4月才明确的“概念性总体国家安全观”，都具有同时兼顾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特点，因此也都是观察“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之当前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的重要理论指导。当然，“概念性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当代中国国家安全观察和实践的指导，比“事实性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更加自觉、更加科学、更加有效。这正是明确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意义。
2012年的王薄事件，既在事关国家政治权力和政治路线的意义上是国家政治安全重大事件，同时也在贪腐与反贪腐的意义上是国家政治安全的重大事件。古人早就说过，“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贪污腐败，特别是高层的普遍性贪污腐败，以及与贪污腐败紧密相连的权力滥用，自古以来就是威胁和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重大问题。“腐败高官纷纷落马”之所以被列为2013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之一，既反证了贪污腐败对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政治安全的危害，也证明了坚决有效的反腐行动对保障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政治安全的积极作用。虽说我国当前“内忧外患并存”，但更突出的是“内忧甚于外患”，而且这里的内忧不仅仅是指我国内部存在问题，更重要的是指党内存在问题、政内存在问题、军内存在问题，特别是高层内部存在问题。以薄熙来、周永康为代表的党内贪腐，以王立军为代表的政界贪腐，以谷俊山、徐才厚为代表的军内贪腐，以及其中交织着的官民对立、官商勾结、官场倾轧，“暴露出官场政治生态的混乱与乖戾，使国内政治安全面临来自党政军内部严重贪腐的重大挑战。”
因此，真正的内忧并不是民众被逼无奈时的越级上访、散步游行、聚众闹事、冲击政府、网上骂娘等等，甚至不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不是“敌对势力”的造谣生事，挑拨离间，而是党政军内部特别是高层内部的贪腐和滥权。对此，我们早就指出，对我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和危害的“内忧”，“并不是那些处于弱势的底层群众，不是下层群众在被逼无奈时的上访闹事、为匪做盗、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以及‘黑社会’横行等表面现象，而是社会机制不健全造成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不公，是处于中层特别是上层的贪官污吏对国家权力的不加限制的滥用，以及穷奢极欲的暴富阶层对广大民众和公共财富的横夺暴敛，是由此造成的某种程度上的‘社会黑’。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新贵和丧失道德底线的暴富阶层，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动荡和断裂的罪魁祸首。”

贪腐不除，国无宁日。新一届领导人执政后，加大了反腐力度，打掉了一批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同时还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员贪腐的势头。但是要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败的滋生和蔓延，保障国家安全，还必须从制度上着手，必须进行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
无论是贪腐和反贪腐，还是政治生态恶化与政治体制改革，对国家安全来说都属传统范畴。虽然我国当前面临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但总体上则呈现“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状态，某些方面的传统安全威胁非但没有解除，反而变得严峻起来。中国的政治安全可以说是黑暗与光明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政治顽疾，保障政治安全和整个国家安全，就必须以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正确处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系，正确处理国民安全、人民安全与国土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等的关系，“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走一条“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
三、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认识和解决传统国家安全问题

无论对于习近平总书记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明确指出的各种传统安全问题,还是对于习近平在论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没有直接涉及但现实中存在的传统安全问题，在今天都已经不能再用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念来观察、思考、分析和解决，而必须用非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来观察、思考、分析和解决。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是分析解决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而且是分析解决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在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解决传统国家安全问题，首先要摆正国民安全特别是人民安全在当今中国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真正做到“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从历史上看，国民安全事实上自古就是国家安全不可或缺少的内容和要素，国民从来也都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因而国民和国民安全问题是一个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但是，传统国家安全观却从来没有真正重视过国民和国民安全，没有把国民安全特别是人民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及国家安全活动的宗旨和根本目的，而是把政治安全特别是皇族一家一姓的政权安全放在了核心地位，遂使国民安全长期被边缘化。即使一些思想家提出了“贵民”“重民”的观点，也只是把国民作为国家（更多地体现为皇家）和国家安全（更多地体现为皇家安全）的工具来重视，从来没有从宗旨性和目的性的高度对待国民和国民安全。中国思想史上的“载舟覆舟”论、“民贵君轻”论等等，其中包含的贵民重民思想，都是以维护统治者无条件统治为前提的，都只是把普通民众作为维护统治者统治地位的工具和手段来重视的，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把人民群众作为目的和宗旨来重视。即便是这种工具性的“重民贵民”观点，也常常不被统治者接受，起码很少被统治者认真对待，很少被统治者在国家治理和国家安全实践中贯彻始终。
与此不同，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从而在思想理论上纠正了几千年来边缘化、工具化国民安全的倾向，把国民安全特别是人民安全放在了国家安全的核心位置，把工具性的国民安全变成了目的性的人民安全，使人民群众的安全和利益成了一切国家安全活动和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目的。对此，习近平还具体指出，要“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
。如果说“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更多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的民本主义和西方近代文明倡导的人本主义的话，那么强调“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则更多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依靠人民群众的群众路线，同时也就在国家安全领域，把传统的民本思想、人本思想提升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使传统的民本安全观和人本安全观升华为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安全观。
确立了国民安全在国家安全的地位和作用后，国家安全其他方面构成要素的地位和作用也就容易摆正了。
与国民安全一样，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等也都是传统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同时也都在传统国家安全观中具有不同于非传统安全观中的定位，特别是不同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它们的定位。传统国家安全观在把国民安全边缘化、工具化的同时，相应地就把政治安全核心化、目的化了，使传统政治安全及其内在的皇权安全成了国家安全的核心和国家安全活动的最终目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在通过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和“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把人民安全及整个国民安全目的化、核心化时，也使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走下了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和目的地位，变成了国家安全的“根本”。但是，这一“根本”，并不是根本目的、根本宗旨，而是根本性问题，甚至是根本性工具和手段。更重要的是，根本性的政治安全问题，最终也要落实到国民安全特别是人民安全这一根本性目的上。如果说国家安全的根本问题是政治安全问题，政治安全的根本问题是政权安全问题，政权安全的根本问题是权属安全问题，而且权属安全在在封建专制时代就是皇族一家一姓之政权安全问题，那么在民主国家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权属安全的根本问题就是人民主权安全问题，就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权权利和政治权力的安全问题。在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今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之政权安全的根本问题，则在于真正落实和切实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之宪定政权的安全。由此，政治安全及政权安全最终又落实到了人民安全或国民安全上，即人民的政治权利和政治权力的安全上。为此，一切削弱这一宪定人民主权之政权安全的行为和做法，无论它是来自国外力量、敌对势力，还是来自国内力量、党内势力，例如各种形式的贪腐和滥权，都是对我国当前政治安全及政权安全的严重威胁和危害，最终也是对人民民主权力之安全的威胁和危害，是对国民安全的一种威胁和危害。由此，在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中，政治安全的地位和作用便得到一种与传统安全观完全不同的解释和理解。
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明确指出了国民安全特别是人民安全的宗旨性，政治安全的根本性，而且还指出了经济安全的基础性，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的保障性。但是，无论是对传统安全要素，还是对非传统安全要素，当前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并没有全部给以具体的定位和解释。例如，传统的军事安全、社会安全虽然同被定位为“保障”，但这两种“保障”之间及其与非传统的文化安全的保障作用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它们各自有什么特点，目前都还没有被明确而具体地揭示出来，还都需要我们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进行深入研究。还有，对传统的国土安全、资源安全，也需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进行深入研究和定位。或许，我们可以说，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军事保障或武力保障，社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社会保障，国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空间保障，资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资源保障，但它们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在什么意义上又成了国家安全的保障因素，以及它们与整个国家安全的关系，都需要深入探讨与分析。当然，象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要素，其地位和作用同样需要在总体国家安全指导下深入探讨。文化安全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已经与军事安全、社会安全一样被定位为“保障”，但在与军事安全、社会安全等等的区别中，如何进一步深入认识并具体界定文化安全的保障作用，则需要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同样，对于科技安全，也需要给以恰当地位。为此，在科技部组织的一次科技安全圆桌会议上，在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本人提出了“科技安全是当代国家安全关键”的观点，认为科技安全在当代国家安全体系中处于关键地位，发挥着关键作用。
这就是说，科技安全不仅是国家安全的一种保障，而且在当代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关键性保障。
习近平通过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国家安全的一些要素作了战略性定位，并且提出了事关当前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活动的一些总体性问题，但这并不是说总体国家安全观现今已经完全解决了当前国家安全理论和实践中的所有问题。在前述一些战略性总体问题被确定后，我们还需要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精神，用非传统的人民性思维、总体性思维，进一步深入研究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给各种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定性、定位，确立一种人民性、总体性的非传统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以便把这种人民性、总体性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贯彻落实到各项国家安全实践中。
为了把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落实到包括传统国家安全事务在内的各项国家安全实践中，就必须在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的过程中，在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在研究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时，在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重大问题时，坚持人民性原则和总体性原则，用非传统的国家安全思维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使国家安全战略成为总体性的非传统国家安全战略，使国家安全法治成为总体性的非传统国家安全法治，使国家安全方针政策成为总体性的非传统国家安全方针政策，使国家安全重大问题的研究解决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非传统性研究和非传统性解决。
事实上，总体国家安全提出之后，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5月召开的第四次亚信峰会上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就是一次运用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分析解决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和传统国际安全问题的成功实践。众所周知，在冷战后期，国际社会就出现了一系列新安全观，其中主要有共同安全观、合作安全观、综合安全观等。但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冷战结束以来，各种传统安全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领土争执、局部战争、政治意识形态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不时上演，有时还变得异常严峻。对于这样一些传统安全问题，包括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和国际安全问题，如果不问青红皂白地运用传统的战争威胁或政治对抗手段去解决，势必使相关国家和国际社会陷入千百年来的“安全困境”,甚至使相关国家的人民生灵涂炭。这并不符合当代国际社会倡导的人权观念和人道主义，也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相去甚远。为此，在这次亚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我们应该积极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这样的亚洲安全观和亚洲安全之路,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及其包含的“中国国家安全之路”，一脉相承，相辅相成，都是运用非传统安全观念和思维方式分析解决传统安全问题的典型案例。这种以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安全观，不仅是适应亚洲安全需要的亚洲安全观，也不仅是适应中国安全需要的中国对外安全观，而且应该是具有全球普适性的非传统国际安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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